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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冬
之
溫
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羅  

蘭 

 
 

綠
螘
新
醅
酒
，
紅
泥
小
火
爐
； 

 
 

晚
來
天
欲
雪
，
能
飲
一
杯
無
？ 

    

這
是
最
能
描
寫
冬
之
溫
暖
的
一
首
詩
。 

 
 

這
短
短
的
四
句
詩
，
鮮
活
的
畫
出
冬
日
晚
間
，
熊
熊
爐
火
旁
，
好
友
對
酌
時
的
情
景
。
因
為

友
情
與
酒
的
溫
暖
，
而
使
冬
日
晚
間
欲
雪
的
天
氣
都
不
冷
了
。 

 
 

在
農
業
社
會
時
代
，
和
三
五
友
好
，
品
茗
談
心
或
飲
酒
賦
詩
，
都
是
最
令
人
神
往
的
雅
事
。

人
們
相
互
之
間
有
真
誠
的
感
情
交
融
，
可
以
有
金
蘭
之
誼
與
生
死
之
交
。
「
知
己
」
是
令
人
神
往

的
友
情
，
大
家
有
時
間
與
閑
情
，
也
對
人
情
有
足
夠
的
信
心
，
來
慢
慢
培
養
深
厚
的
友
誼
，
彼
此

能
夠
互
相
知
心
，
成
為
永
恆
的
道
義
之
交
。 

 
 

現
代
的
友
情
卻
逐
漸
失
去
了
這
一
份
深
厚
與
真
誠
。
因
為
大
家
都
太
忙
了
，
忙
得
除
了
有
業

務
上
的
需
要
之
外
，
沒
有
時
間
和
朋
友
談
心
。 

 
 

現
代
人
情
因
此
而
難
免
充
滿
著
「
勢
利
」
的
成
分
。
人
們
常
會
想—

—

假
如
他
對
我
事
業
上
有

助
，
或
對
我
金
錢
上
有
益
，
那
麼
，
就
支
付
出
本
應
在
家
休
息
、
團
聚
的
時
間
，
去
應
酬
一
下
吧
！ 

 
 

替
現
代
人
想
想
，
在
樣
樣
需
錢
，
又
因
為
人
情
淺
薄
而
必
須
孤
軍
奮
戰
的
生
活
裡
，
又
怎
能

怪
他
們
一
切
為
利
，
不
顧
人
情
呢
？ 

 
 

在
必
須
有
足
夠
的
金
錢
才
能
支
應
他
們
的
生
活
所
需
，
使
他
們
有
安
全
感
的
情
形
之
下
，
人

們
彼
此
不
談
情
誼
，
只
談
實
利
。
卻
又
正
因
為
不
談
情
誼
，
只
談
金
錢
，
而
更
注
定
了
必
須
孤
軍

奮
戰
的
情
形
之
下
，
我
們
實
在
對
現
代
人
充
滿
了
悲
憫
與
同
情
。 

 
 

金
錢
能
幫
助
人
們
到
某
一
個
限
度
。
在
這
個
限
度
之
外
，
人
們
會
發
現
，
他
所
最
需
要
的
並

非
金
錢
，
而
是
情
誼
。 

 
 

古
時
有
刎
頸
之
交
，
有
忘
機
之
友
，
彼
此
沒
有
實
利
的
目
的
。
對
朋
友
，
只
願
付
出
，
不
想

取
得
。
因
此
，
在
平
時
，
可
以
有
閒
情
，
坦
誠
的
對
坐
談
心
，
享
受
友
情
的
溫
暖
，
當
有
困
難
時
，

彼
此
可
以
掬
誠
相
助
，
不
帶
任
何
功
利
的
成
分
。 

 
 

宋
朝
杜
小
山
有
一
首
詩
，
題
名
〈
寒
夜
〉： 

 
 

寒
夜
客
來
茶
當
酒
，
竹
爐
湯
沸
火
初
紅
。 

 
 

尋
常
一
樣
窗
前
月
，
纔
有
梅
花
便
不
同
。 

 
 

現
代
人
還
有
沒
有
這
種
快
樂
的
心
情
，
迎
接
寒
夜
叩
門
的
「
不
速
之
客
」
，
而
還
覺
得
連
月

亮
與
梅
花
都
因
有
客
來
而
相
得
益
彰
了
呢
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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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鄉
居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一
帶
暗
藍
的
遠
山
，
起
伏
在
竹
籬
外
邊
。
一
彎
清
亮
的
溪
水
，
繞
過
巷
口
，
終
日
低
吟

著
，
繼
續
著
它
不
變
的
行
程
。
打
開
窗
，
大
自
然
在
裡
面
鑲
上
一
漠
漠
的
水
田
；
不
時
夢
似

的
飛
起
幾
隻
水
鳥
，
越
飛
越
遠
，
漸
漸
化
成
了
天
邊
的
白
雲
。 

稻
熟
的
季
節
，
農
人
戴
了
斗
笠
；
農
婦
更
在
頭
上
包
起
了
花
布
頭
巾
。
她
們
有
時
在
路

邊
舂
打
稻
穗
。
輕
風
攜
帶
著
大
地
的
芳
香
，
將
秀
美
的
稻
穗
，
和
她
們
飄
灑
的
黑
髮
，
朝
一

個
方
向
吹
去
，
形
成
了
極
美
妙
的
波
動
。
金
色
的
稻
粒
也
灑
落
了
一
地
。
在
這
樣
的
季
節
，

田
邊
、
樹
蔭
下
，
出
現
了
一
座
座
稻
桿
小
棚
。
農
人
夜
中
棲
宿
在
棚
裡
，
白
天
便
空
無
人
跡
，

棚
口
也
許
放
著
一
把
水
壺
，
一
雙
木
屐
，
處
處
顯
得
那
麼
恬
適
逍
遙
。
田
埂
間
堆
起
了
高
高

的
稻
草
堆
，
上
面
還
插
了
一
根
竹
竿
，
往
往
掛
住
了
一
兩
片
過
路
的
閑
雲
，
給
那
靜
靜
的
田

野
，
染
了
無
限
的
美
麗
。 

沿
著
銀
色
的
大
路
，
點
綴
著
一
些
疏
落
的
房
屋
，
一
些
嬌
豔
的
扶
桑
花
，
一
些
淡
紫
淺

藍
的
朝
顏
花
，
整
年
、
整
天
那
麼
單
純
的
開
著
。
甚
至
在
風
急
雨
驟
的
臘
月
，
小
草
也
忘
了

躲
到
泥
土
裏
去
作
夢
，
仍
然
是
綠
油
油
的
，
裝
飾
了
地
面
。 

草
上
的
常
客
是
一
些
赤
足
小
孩
。
有
的
手
中
牽
了
一
隻
水
牛
，
身
後
還
跟
著
一
隻
溫
馴

的
小
白
羊
，
在
絢
麗
的
日
光
下
，
茫
然
而
立
。
腳
邊
常
擺
著
一
只
竹
筐
兒
，
裡
面
裝
滿
著
自

己
園
子
裡
種
的
紅
辣
椒
，
等
待
著
過
路
人
問
津
。
他
們
有
的
年
紀
太
小
了
，
小
得
叫
賣
都
不

會
，
只
任
過
路
人
隨
意
拿
去
一
些
，
再
隨
意
扔
下
幾
角
錢
。
單
純
的
心
靈
裡
，
從
不
顧
慮
到

小
生
意
的
盈
虧
。
有
一
天
，
我
偶
爾
為
了
好
玩
，
向
一
個
小
孩
子
買
了
幾
串
辣
椒
。
他
也
許

認
為
我
付
的
錢
太
多
了
，
第
二
天
，
又
悄
悄
的
在
我
的
竹
門
上
掛
了
一
串
。
我
拿
下
這
串
贈

物
，
想
像
到
那
小
孩
翹
足
引
頸
掛
上
這
些
辣
椒
的
情
景
，
直
覺
得
比
一
串
珊
瑚
珠
更
珍
貴
。 

一
個
開
雜
貨
店
的
鄰
居
，
每
天
到
我
家
來
收
取
些
剩
飯
殘
羹
餵
養
她
的
鵝
、
鴨
。
每
逢

過
年
，
她
總
送
來
一
塊
親
手
製
的
玫
瑰
色
年
糕
，
我
少
不
了
要
客
氣
讚
美
一
番
，
說
做
得
如

何
芳
香
可
口
。
次
晨
，
他
笑
吟
吟
的
又
送
來
更
大
的
一
塊
。
這
一
次
，
我
只
好
默
默
的
領
下

這
份
美
意
，
不
敢
再
讚
一
詞
。
多
麼
樸
厚
的
人
情
啊
！ 

我
愛
台
灣
，
尤
其
是
台
灣
的
鄉
下
。
我
喜
歡
那
可
愛
的
如
畫
景
色
，
更
喜
歡
那
些
純
樸

的
鄉
民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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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談
靜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炎
夏
溽
暑
，
到
處
是
燥
熱
與
喧
囂
，
坐
下
來
，
在
綠
樹
裡
輕
搖
著
一
把
圓
扇
，
讓
我
們

來
談
談
這
個
美
妙
的
字
︱
︱
靜
。 

一
上
來
，
先
默
誦
兩
句
徐
志
摩
的
詩
吧
： 

「
庭
院
是
一
片
靜 

看
當
頭
月
好
。
」 

感
到
嗎
？
一
種
恬
靜
之
感
，
是
否
如
春
日
小
溪
般
，
在
你
的
心
頭
涓
涓
而
流
？ 

我
們
的
生
活
不
是
完
全
屬
於
「
動
態
」
的
，
也
不
完
全
是
屬
於
「
靜
態
」
的
，
而
靜
定

二
字
比
活
動
似
乎
更
為
重
要
。 

靜
不
是
停
滯
， 

靜
不
是
休
止
， 

靜
是
莊
嚴
的
工
作
、
熱
切
的
活
動
的
前
奏
，
好
似
音
樂
演
奏
會
啟
幕
前
，
那
寂
然
無
嘩

的
臺
前.

 

只
有
在
最
深
度
的
寧
靜
，
最
高
度
靜
謐
中
，
你
才
可
以
慢
慢
的
調
理
你
的
弦
索
，
時
間

一
到
，
它
才
可
發
出
動
人
的
節
響
來
。 

只
有
在
幽
獨
，
寧
靜
之
中
，
你
才
可
以
悄
然
的
蓄
集
你
生
命
的
力
量
，
如
涓
滴
之
歸
向

大
海
，
如
塵
沙
之
堆
積
邱
山
，
不
知
不
覺
間
，
形
成
了
你
的
強
力
與
偉
大
。 

唯
有
在
寂
寥
清
靜
的
環
境
中
，
寧
靜
的
情
緒
中
，
你
才
可
以
有
暇
使
心
靈
臨
流
自
照
，

更
清
楚
的
認
識
了
自
己
，
悟
知
「
今
是
而
昨
非
」
或
者
「
今
非
昨
亦
非
」
，
面
對
做
人
治
事

的
態
度
憬
然
有
所
改
變
，
以
完
成
自
己
的
人
格
，
完
成
自
己
的
使
命
。 

一
隻
航
行
遠
洋
的
大
船
，
儘
管
在
風
浪
中
顛
簸
，
但
船
頭
的
那
只
羅
盤
針
卻
是
靜
靜
的

永
指
著
不
變
的
方
向
，
一
顆
偉
大
的
心
靈
，
彷
彿
似
之
。
我
們
能
夠
常
常
保
持
心
中
的
那
分

寧
靜
，
才
不
致
於
被
美
國
小
說
家
海
明
威
所
譏
，
被
稱
為
「
迷
失
的
一
代
」
。
一
個
在
事
業

或
學
術
上
有
成
就
的
人
，
他
心
裡
永
遠
在
寧
靜
中
保
持
一
片
澄
明
，
不
為
外
界
風
雪
塞
途
而

踟
躕
徘
徊
，
不
知
何
去
何
從
，
他
們
在
幽
獨
寧
靜
中
完
成
其
偉
大
卓
越
，
完
成
其
「
我
之
為

我
」。 我

曾
經
看
到
過
一
個
人
，
他
每
天
自
晨
至
昏
，
都
是
非
常
的
忙
碌
，
好
像
沒
有
分
秒
的

閒
暇
，
但
他
治
事
是
那
般
果
決
明
敏
，
精
神
是
那
般
的
充
沛
，
好
像
在
他
的
一
生
中
，
能
完

成
了
我
們
三
生
都
做
不
好
的
事
。 

有
人
問
他
，
那
股
豐
富
的
生
命
力
是
自
那
兒
來
的
，
他
笑
著
說
：
「
來
自
我
的
內
心
，

來
自
我
的
寧
靜
！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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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翡
翠
山
峰
裡
的
溪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從
翡
翠
山
峰
裡
流
出
來
的
一
條
溪
，
水
色
清
清
似
琉
璃
。
流
到
了
阿
媽
家
村
子
的
北

邊
，
忽
然
被
截
成
了
兩
段
，
中
間
嵌
了
一
座
玉
石
般
的
水
壩
。 

村
裡
的
人
家
依
著
水
壩
下
游
一
戶
戶
聚
集
在
一
起
。
白
天
，
有
的
溯
溪
進
山
裡
耕
稼
種

田
，
有
的
靠
捕
魚
獲
為
生
。
晚
上
，
一
盞
盞
燈
火
沿
著
潺
潺
的
溪
水
漫
瀾
亮
起
來
。
這
樣
寧

靜
相
依
的
畫
面
，
到
了
每
年
夏
天
，
總
是
會
熱
熱
鬧
鬧
的
換
上
另
一
幅
風
景
。 

這
是
因
為
，
當
水
壩
不
再
像
冬
天
時
湧
出
白
嘩
嘩
的
瀑
布
進
溪
裡
時
，
溪
水
就
變
淺

了
，
顏
色
像
天
空
一
樣
藍
了
，
看
得
見
魚
兒
蝦
兒
水
裡
游
了
。
平
時
被
叮
嚀
不
可
以
近
水
的

孩
子
們
，
現
在
有
了
大
人
的
帶
領
，
早
已
個
個
捲
起
衣
袖
和
褲
管
，
爭
著
做
急
先
鋒
，
準
備

要
出
征
了
！ 

我
們
高
高
舉
起
手
中
的
小
網
子
，
搖
晃
成
了
在
風
中
飄
揚
的
軍
旗
；
拎
著
小
塑
膠
桶
，

準
備
裝
回
滿
滿
的
軍
糧
；
夾
腳
施
鞋
啪
咑
啪
咑
蹦
跳
在
路
上
，
踏
得
像
馬
蹄
一
樣
響
，
一
路

奔
向
久
違
了
一
個
冬
天
的
小
溪
。 

金
色
的
夏
風
也
涉
溪
過
來
湊
熱
鬧
，
帶
著
陽
光
的
溫
暖
和
水
珠
的
清
涼
，
把
在
水
壩
不

遠
處
，
幾
棵
楊
柳
長
長
的
綠
髮
吹
得
閃
閃
飛
揚
。
風
停
的
時
候
，
柳
條
兒
垂
入
溪
裡
，
成
了

釣
線
，
釣
起
了
幾
瓣
落
花
。 

有
幾
個
釣
客
靜
靜
站
在
溪
的
這
一
邊
，
等
待
被
溪
那
一
邊
喧
鬧
的
人
聲
哄
趕
過
來
的
魚

兒
自
動
上
鉤
。
聽
說
，
收
穫
要
比
平
常
更
豐
呢
。
我
們
經
過
的
時
候
，
湊
近
瞧
一
瞧
他
們
桶

子
裡
的
魚
，
果
然
一
尾
尾
又
肥
又
大
！ 

快
點
！
快
點
！
走
快
點
！
幾
朵
雲
兒
被
我
一
催
促
，
也
從
幽
靜
的
山
谷
裡
飄
出
來
，
比

賽
誰
先
到
溪
的
那
一
邊
。 

要
到
溪
的
那
一
邊
，
得
先
通
過
水
壩
這
一
關
，
我
們
必
須
爬
上
水
壩
，
走
過
一
段
閘
口
，

和
一
股
股
扭
腰
擺
臀
的
水
柱
，
跳
上
一
段
水
舞
。
這
種
舞
步
成
了
我
們
玩
水
前
慎
重
而
刺
激

的
儀
式
，
因
為
能
通
過
考
驗
的
，
表
示
已
經
和
水
親
近
了
，
才
可
以
下
水
。 

今
年
，
我
覺
得
自
己
已
經
長
大
，
也
想
單
獨
接
受
水
柱
的
邀
舞
，
不
願
再
像
隻
無
尾
熊

般
緊
抓
在
大
人
胸
前
，
被
一
把
抱
過
去
。 

所
以
，
一
手
握
住
小
網
子
，
一
手
在
水
花
中
揮
舞
，
一
腳
跨
過
紫
紅
暗
綠
的
苔
蘚
，
一

腳
踩
入
青
蔥
白
浪
中
，
驕
傲
的
表
演
了
這
一
場
水
舞
。 

抬
頭
看
，
雲
兒
和
大
夥
兒
都
已
過
到
了
溪
邊
等
待
我
。 

我
走
過
去
，
坐
在
水
邊
，
看
一
個
個
人
兒
跳
下
了
水
，
變
成
一
尾
尾
彩
色
魚
兒
。
一
條

溪
像
沸
騰
騰
的
一
鍋
水
，
在
夏
天
裡
，
被
熱
滾
滾
的
笑
聲
兒
和
水
花
兒
給
翻
揚
著
，
煮
開
了
，

冒
泡
兒
了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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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撐
傘
的
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洪
醒
夫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如
果
天
是
藍
的
，
就
不
該
有
雲
。
如
果
有
雲
，
就
不
該
下
雨
。
如
果
下
雨
不
該
撐
傘
。

如
果
撐
傘
，
就
不
該
走
在
藍
藍
的
天
空
下
。 

 

可
是
我
們
都
撐
傘
，
都
走
在
藍
藍
的
天
空
下
。  

雨
來
的
時
候
，
天
還
是
藍
的
，
在
烏
雲
之
上
，
一
定
有
藍
藍
的
天
空
。
只
要
你
有
心
一

見
，
你
一
定
可
以
看
見
，
這
片
藍
天
在
你
心
裡
，
晶
瑩
剔
亮
，
蔚
成
永
恆
的
顏
色
。
雖
然
雙

瞳
接
觸
的
是
厚
重
且
逐
漸
下
壓
的
烏
雲
，
但
你
心
裡
自
有
清
明
的
世
界
，
我
們
又
何
必
畏

縮
？
何
必
撐
傘
？
何
必
屈
服
於
「
自
然
的
暴
力
」
？ 

 

當
雨
點
在
藍
天
下
聚
成
氣
候
，
其
勢
足
以
興
風
作
浪
時
，
便
從
天
而
降
。
有
時
無
聲
而

下
，
雨
絲
細
細
的
，
斜
斜
的
。
有
時
淅
瀝
而
下
，
聲
音
叮
叮
的
，
咚
咚
的
。
有
時
滂
沱
而
下
，

其
勢
若
萬
馬
奔
騰
，
沛
然
莫
之
能
禦
。
不
管
如
何
下
法
，
無
聲
也
好
，
淅
瀝
也
好
，
滂
沱
也

好
，
在
雨
中
的
山
山
樹
樹
，
都
會
昂
頭
微
笑
，
英
姿
勃
發
，
只
因
他
們
腳
踏
實
地
，
忠
於
土

地
，
忠
於
崗
位
，
忠
於
苦
難
而
俯
仰
無
愧
，
風
雨
裝
飾
了
他
們
堅
強
的
品
格
，
他
們
也
強
調

了
風
雨
的
存
在
，
面
對
暴
力
，
且
能
夠
向
暴
力
微
笑
，
對
苦
難
而
不
畏
縮
，
所
以
風
雨
成
為

他
們
的
一
部
分
。 

 

可
是
我
們
不
然
。 

 

我
們
都
撐
傘
，
都
走
在
風
雨
中
，
都
走
在
藍
藍
的
天
空
下
。 

 

我
們
是
唯
一
需
藉
衣
物
的
偽
裝
來
掩
蔽
羞
恥
的
動
物
，
雨
會
淋
溼
我
們
，
我
們
怕
，
山

山
樹
樹
不
需
掩
蔽
，
雨
淋
不
溼
他
們
，
他
們
不
怕
，
他
們
始
終
站
在
那
裡
，
點
頭
，
微
笑
，

搖
曳
生
姿
。 

 

我
們
怕
，
我
們
就
是
買
傘
。 

 

於
是
黑
是
、
黃
的
、
長
的
、
短
的
，
各
式
各
樣
的
傘
，
就
如
此
這
般
理
直
氣
壯
的
被
撐

起
來
。
雨
來
的
時
候
，
大
街
小
巷
，
只
見
傘
，
不
見
人
。⎯

⎯

每
一
張
人
的
臉
，
都
在
傘
的

陰
影
中
隱
去
。
在
昏
黃
天
色
中
，
那
些
花
花
綠
綠
的
傘
，
愉
快
的
，
憤
怒
的
，
憂
愁
的
，
煩

悶
的
，
都
隨
波
逐
流
，
逐
漸
流
成
一
條
無
岸
無
涯
的
大
河
。 

 

河
怎
麼
流
，
傘
就
怎
麼
流
，
愉
快
、
憤
怒
等
等
的
七
情
六
慾
也
就
怎
麼
流
，
從
古
流
到

今
，
從
西
流
到
東
，
從
所
有
的
街
路
流
向
所
有
的
門
戶
，
無
休
無
止
，
無
聲
無
息
。 

 

如
果
有
人
能
夠
隻
手
遮
天
，
救
救
這
些
撐
傘
的
人
，
不
如
把
傘
都
拿
掉
，
讓
他
們
面
對

風
雨
，
使
他
們
的
心
靈
得
以
歷
鍊
，
得
以
剛
強
。 

 

撐
一
把
有
形
的
傘
，
那
是
正
當
的
事
，
因
為
我
們
不
必
在
雨
中
表
現
異
於
同
類
的
乖

張
。
但
如
果
撐
起
一
把
無
形
的
傘
，
使
我
們
不
去
面
對
風
雨
，
面
對
苦
難
，
那
我
們
永
遠
無

法
領
略
雨
過
天
青
的
喜
悅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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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活
在
當
下
，
才
能
塑
造
未
來 

                
 

一
個
人
一
旦
出
了
鋒
頭
，
就
像
是
赤
裸
地
呈
現
在
眾
人
眼
前
，
每
一
個
言
行
舉
止
都
會

被
人
拿
放
大
鏡
來
檢
視
，
種
種
的
毀
譽
都
會
接
踵
而
來
。
如
果
不
能
保
持
「
我
就
是
我
」
的

坦
然
態
度
，
勢
必
會
感
到
左
右
無
措
。 

美
國
網
球
女
將
比
莉
‧
晶
‧
金
恩
十
四
歲
的
時
候
，
就
已
經
參
加
過
許
多
場
正
式
的
比

賽
了
。
她
回
憶
當
時
對
自
己
的
每
一
場
比
賽
都
相
當
在
乎
，
每
次
賽
後
都
會
將
那
一
場
比
賽

的
相
關
報
導
剪
下
來
，
做
成
剪
報
。 

有
一
次
，
她
打
輸
了
，
那
場
比
賽
以
六
比
○
、
六
比
○
直
落
二
被
淘
汰
，
這
樣
的
結
果

讓
她
十
分
難
過
，
體
育
報
紙
更
以
頭
條
報
導
她
一
局
都
沒
有
拿
到
，
讓
她
深
受
傷
害
，
甚
至

覺
得
痛
不
欲
生
。 

那
時
，
她
的
父
親
將
她
帶
到
一
旁
，
語
重
心
長
地
告
訴
她
，
他
不
認
為
看
自
己
的
相
關

剪
報
會
有
什
麼
好
處
，
最
好
以
後
也
不
要
再
看
了
，
因
為
她
日
後
將
會
面
臨
到
更
多
曲
解
和

浮
妄
的
言
論
，
只
要
不
去
聽
，
這
些
壞
話
所
帶
來
的
危
險
性
就
能
減
低
；
而
他
也
不
希
望
她

因
為
愛
聽
讚
美
言
辭
，
而
淪
為
自
大
之
輩
。
最
後
一
句
話
，
對
小
小
年
紀
的
比
莉
來
說
，
影

響
更
是
深
遠
。 

他
說
：
「
閱
讀
有
關
自
身
結
果
的
報
導
，
有
如
閱
讀
妳
的
昨
日
；
身
為
運
動
員
，
妳
該

做
的
就
是
打
好
今
天
的
比
賽
，
妳
應
該
活
在
當
下
，
才
能
塑
造
未
來
。
」 

比
莉
由
父
親
身
上
，
學
到
了
「
活
在
當
下
」
的
人
生
哲
學
，
更
學
到
每
個
人
都
必
須
珍

惜
每
一
刻
，
而
遭
逢
未
來
時
，
更
必
須
堅
持
下
去
，
並
竭
盡
所
能
地
去
解
決
。 

羅
斯
福
總
統
的
夫
人
艾
琳
諾
‧
羅
斯
福
曾
這
麼
說
：
「
不
經
你
的
同
意
，
沒
有
人
能
使

你
自
覺
低
劣
。
」 

換
言
之
，
別
人
的
言
語
並
不
見
得
能
讓
你
覺
得
高
貴
或
低
劣
，
一
切
都
是
自
己
心
中
的

那
把
天
平
得
出
來
的
結
果
；
我
們
覺
得
自
己
高
貴
就
是
高
貴
，
覺
得
自
己
不
如
人
，
就
是
低

人
一
等
。 

我
們
得
先
認
清
自
我
的
價
值
，
喜
愛
自
己
的
存
在
，
那
麼
，
我
們
的
存
在
才
有
意
義
。

未
來
，
勢
必
會
有
更
多
的
遭
遇
與
險
阻
，
為
了
克
服
人
生
中
的
種
種
挑
戰
，
我
們
必
須
具
備

堅
定
的
自
我
意
識
；
如
果
光
是
聽
從
他
人
評
論
且
隨
之
搖
擺
，
就
無
法
獲
得
洞
察
自
我
的
銳

利
目
光
。 

所
謂
「
指
望
別
人
為
你
引
路
，
勢
將
迷
途
」
，
就
是
這
個
道
理
；
與
其
如
此
盲
目
，
倒

不
如
保
持
自
己
的
人
生
方
向
與
速
度
，
在
當
下
盡
情
地
活
出
一
片
燦
爛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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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、
母
親 

 
母
親
身
材
中
等
，
略
方
形
的
臉
上
有
一
對
烏
黑
的
大
眼
睛
，
希
臘
式
的
鼻
子
，
一
張
小
巧
的

嘴
和
一
頭
烏
黑
的
短
髮
，
她
給
人
一
種
高
貴
的
感
覺
。
她
雖
然
已
經
四
十
歲
了
，
但
是
每
當
我
和

她
出
去
時
，
別
人
總
以
為
我
們
是
姊
妹
。 

母
親
是
一
個
典
型
的
賢
妻
良
母
。
每
當
父
親
有
困
難
時
，
她
總
是
毫
無
怨
言
的
分
擔
。
父
親

和
母
親
互
相
體
貼
，
他
們
從
未
爭
吵
過
，
所
以
家
裡
處
處
都
洋
溢
著
祥
和
的
氣
氛
。
母
親
對
我
和

兩
個
弟
弟
則
是
以
愛
和
身
教
來
教
導
我
們
，
她
從
來
不
像
別
的
母
親
一
樣
當
孩
子
有
了
過
錯
時
大

聲
的
叱
罵
，
她
總
是
溫
言
的
勸
導
我
們
，
使
我
們
能
自
省
改
過
。
猶
記
得
當
我
們
剛
入
學
時
，
母

親
每
天
晚
上
和
我
們
在
燈
下
一
起
溫
習
功
課
，
我
們
寫
幾
遍
，
她
也
跟
我
們
寫
幾
遍
，
以
激
發
我

們
讀
書
的
興
趣
。
有
時
候
她
也
會
考
考
我
們
，
我
們
姊
弟
從
小
功
課
就
很
少
讓
父
母
操
心
過
，
我

們
都
能
夠
自
動
自
發
的
努
力
讀
書
，
這
難
道
不
是
父
母
親
偉
大
的
功
勞
和
愛
心
嗎
？ 

母
親
很
善
於
主
持
家
務
，
她
燒
的
菜
樣
樣
都
很
可
口
，
她
又
會
做
很
多
種
點
心
，
常
常
使
我

們
享
口
福
。
她
也
很
擅
長
於
家
庭
佈
置
，
家
裡
的
牆
上
總
有
她
親
手
做
的
紙
玫
瑰
花
，
雖
然
是
紙

做
的
，
可
是
卻
也
嬌
艶
如
真
。
我
們
家
雖
然
沒
有
大
的
院
子
，
可
是
陽
臺
上
卻
有
母
親
悉
心
照
顧

而
開
得
非
常
美
的
花
。
所
以
雖
然
我
們
家
不
大
，
可
是
在
我
心
目
中
它
卻
比
皇
宮
更
堂
皇
舒
適
，

比
任
何
地
方
更
溫
暖
，
因
為
父
親
和
母
親
的
溫
情
和
愛
心
照
亮
了
我
們
的
家
。 

母
親
的
氣
度
非
常
大
，
她
能
容
忍
別
人
所
不
能
容
忍
的
事
。
記
得
二
年
前
，
因
沙
石
的
放
置

問
題
和
隔
鄰
發
生
了
爭
執
，
他
們
竟
謾
罵
母
親
，
把
母
親
氣
哭
了
；
但
母
親
卻
不
和
他
們
爭
吵
，

我
和
弟
弟
實
在
忍
不
住
了
，
就
跑
出
去
回
罵
幾
聲
，
母
親
馬
上
把
我
們
叫
回
來
，
對
我
們
說
：「
你

們
怎
麼
可
以
和
他
們
相
罵
呢
？
須
知
你
們
是
受
過
教
育
的
，
如
果
和
他
們
爭
吵
，
豈
不
和
沒
有
受

過
教
育
一
樣
嗎
？
如
果
這
種
小
事
都
不
能
忍
，
將
來
還
能
做
什
麼
大
事
呢
？
那
爸
爸
和
媽
媽
對
你

們
的
苦
心
豈
不
是
白
費
了
嗎
？
」
母
親
的
一
席
話
使
我
和
弟
弟
慚
愧
不
已
，
也
使
我
了
解
了
何
以

左
右
的
鄰
居
都
那
樣
的
尊
重
母
親
。 

母
親
的
好
學
以
及
向
上
心
是
我
們
所
永
遠
望
塵
莫
及
的
。
母
親
受
的
是
日
本
教
育
，
本
國

字
是
跟
我
們
學
的
，
每
當
我
們
去
上
學
而
她
做
完
家
務
後
，
她
總
是
拿
出
我
們
不
用
的
課
本
來
自

習
，
日
復
一
日
，
年
復
一
年
，
現
在
她
的
文
章
已
經
寫
得
很
好
了
。
有
的
時
候
我
有
不
會
寫
的
字

還
得
請
教
她
。
母
親
這
樣
的
好
學
，
所
以
她
的
思
想
很
新
，
因
此
在
我
們
家
裡
從
來
沒
有
兩
代
隔

閡
的
事
發
生
。
我
們
可
以
向
母
親
暢
談
我
們
的
心
事
，
而
母
親
總
是
慈
祥
的
傾
聽
者
，
然
後
為
我

們
提
出
最
妥
善
的
解
決
辦
法
。
世
上
有
那
件
事
能
比
母
親
和
子
女
間
的
深
入
的
了
解
更
美
妙
呢
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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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、
走
進
山
林
裡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吳
敏
顯 

走
進
山
林
，
彷
彿
穿
過
深
深
的
院
落
。 

走
進
山
林
，
彷
彿
靜
坐
在
古
老
的
寺
廟
裏
。 

走
進
山
林
，
彷
彿
處
身
一
場
夢
中
。 

稍
偏
陰
暗
，
但
柔
和
的
光
線
，
是
一
大
疋
輕
軟
光
滑
的
絲
綢
，
適
舒
的
裹
著
我
赤
裸
的

身
軀
。 有

時
明
明
知
道
一
座
山
林
的
深
淺
，
邁
開
任
何
一
步
路
，
仍
以
為
自
己
正
走
向
無
邊
無

際
，
甚
至
覺
得
自
己
是
一
片
青
苔
，
無
聲
無
息
的
在
繁
殖
、
在
擴
張
。
未
曾
有
過
的
和
平
心

境
，
無
邊
無
際
的
在
拓
展
。 

常
年
遠
離
著
山
林
，
一
旦
走
進
來
，
就
走
進
一
個
陌
生
的
部
落
。
卻
看
見
眾
多
熟
悉
的

笑
容
，
及
和
悅
的
面
孔
。
他
們
個
個
伸
長
手
臂
，
親
切
的
拍
打
著
我
的
肩
膀
。 

落
葉
的
積
層
不
厚
，
但
晴
日
時
，
踩
在
上
面
，
已
有
膨
鬆
的
感
覺
。
在
寂
靜
的
山
林
小

徑
上
，
我
欣
喜
奔
躍
，
落
葉
即
回
報
我
以
熱
烈
的
掌
聲
；
我
緩
步
尋
思
，
它
婉
轉
應
和
；
我

急
躁
心
焦
，
它
喋
喋
相
勸
；
我
猶
豫
遲
疑
，
它
相
機
慫
恿
。
若
是
天
雨
，
常
有
小
小
水
流
，

跟
著
地
勢
蜿
蜒
前
行
。
飄
落
多
日
的
葉
片
，
輕
易
的
吸
足
水
份
，
穩
住
腳
，
堆
疊
成
水
流
裏

凸
起
的
礁
石
，
將
水
激
起
美
麗
的
波
紋
；
新
辭
枝
的
葉
片
，
是
斷
纜
的
扁
舟
，
順
著
流
水
東

飄
西
蕩
。 

樹
的
年
齡
越
大
，
脾
氣
越
好
，
往
往
有
許
多
寄
生
的
植
物
，
在
它
們
的
臂
彎
裏
、
腰
幹

上
恣
意
的
攀
爬
。
在
山
林
的
世
界
，
似
乎
容
忍
多
過
於
爭
奪
，
我
看
到
一
些
樹
，
曲
扭
枝
幹
，

空
出
地
方
容
納
它
的
新
鄰
居
；
幾
棵
細
瘦
的
樹
，
歪
著
脖
子
由
一
棵
老
楓
樹
的
帽
緣
探
出
頭
。 

綿
連
的
樹
林
，
使
天
地
寂
靜
。
寂
靜
的
天
地
，
使
我
心
虛
。
幾
分
心
虛
，
更
見
出
自
己

的
渺
小
。
我
放
開
喉
嚨
哼
著
歌
，
想
藉
歌
聲
來
打
破
僵
局
，
卻
總
是
重
複
那
幾
句
。 

平
日
我
們
常
覺
噪
音
是
一
股
令
人
怒
不
可
遏
的
壓
力
，
沒
想
到
寂
靜
也
是
一
股
巨
大
的

壓
力
。
葉
子
飄
落
時
觸
碰
枝
椏
的
聲
音
，
遠
處
展
翅
飛
起
的
鳥
，
小
蟲
細
細
的
嘶
吟
…
…
，

任
何
輕
微
的
聲
響
，
都
是
一
枚
被
投
入
平
靜
湖
面
，
激
起
漣
漪
的
石
子
。
而
大
多
時
刻
，
自

己
的
腳
步
，
是
山
林
裏
唯
一
的
知
音
。 

山
林
裏
，
始
終
是
生
趣
盎
然
的
。
一
隻
飛
蛾
的
屍
體
，
讓
一
群
螞
蟻
扛
回
家
分
享
；
落

葉
和
著
濕
泥
，
養
肥
一
矮
木
及
一
地
雜
草
。
任
何
衰
敗
與
腐
朽
，
經
由
土
壤
神
奇
的
魔
術
，

都
一
一
再
生
︱
︱
或
許
是
新
的
一
組
青
葉
，
或
許
是
一
節
藤
蔓
，
或
許
是
蕨
草
，
或
許
是
水

苔
，
或
許
是
樹
木
自
身
的
年
輪
。
生
命
的
意
義
，
在
此
被
更
仔
細
的
解
釋
和
肯
定
。 

我
聽
見
，
從
來
未
曾
聽
過
的
聲
音
。 

我
嗅
到
，
從
來
未
曾
聞
過
的
芬
芳
氣
味
。 

我
感
覺
，
從
來
未
曾
感
覺
的
寧
靜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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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、
童
年
、
夏
日
、
棉
花
糖 

碧
葉
扶
疏
的
深
巷
底
，
有
一
棵
古
老
巨
大
的
鳳
凰
木
。 

童
年
時
候
，
每
逢
初
夏
，
當
人
家
院
牆
角
落
的
幾
株
向
日
葵
，
像
一
輪
輪
金
黃
的
圓
盤
，
燦

燦
然
綻
開
時
，
那
賣
棉
花
糖
的
老
人
，
便
也
開
始
自
得
其
樂
地
在
樹
下
，
標
售
起
一
朶
一
朶
蓬
鬆

若
雲
的
棉
花
糖
了
。 

那
真
是
最
輕
鬆
美
好
的
夏
日
景
象
之
一
。 

一
根
一
根
新
鮮
潔
白
的
棉
花
糖
，
不
，
一
朶
一
朶
柔
軟
甜
蜜
的
祥
雲
，
不
徘
徊
在
山
巔
，
不

流
浪
在
天
上
，
卻
只
眷
戀
不
捨
地
停
駐
在
人
間
，
停
駐
在
巷
底
，
停
駐
在
每
一
個
快
樂
的
男
孩
女

孩
的
手
中
，
為
草
樹
掩
映
的
尋
常
巷
陌
，
增
添
了
幾
分
生
動
的
童
話
氣
息
；
於
是
，
賣
棉
花
糖
的

老
者
，
便
成
了
捕
雲
、
網
雲
、
巧
手
織
雲
的
人
了
。 

是
的
，
織
雲
的
人
！ 

但
他
不
用
飛
梭
，
不
用
紡
車
，
也
不
去
織
出
整
齊
的
經
緯
，
或
細
密
的
圖
案
；
他
只
是
以
一

小
銅
勺
雪
白
晶
瑩
的
砂
糖
粒
，
緩
緩
倒
入
製
糖
機
器
中
央
那
神
秘
的
黑
洞
裡
，
然
後
加
熱
、
旋
轉
、

攪
拌
，
於
是
，
一
顆
顆
透
明
細
小
的
粒
子
，
便
被
抽
成
纖
纖
裊
裊
、
若
有
若
無
的
糖
絲
，
同
時
，

也
開
始
在
細
細
的
木
棒
上
，
糾
結
聚
集
成
另
一
種
美
好
的
形
狀
了
。 

面
對
那
樣
神
奇
速
成
的
立
體
編
塑
，
那
樣
一
縷
一
縷
剪
裁
合
度
的
白
雲
，
你
必
然
會
同
意
，

做
棉
花
糖
，
實
在
是
一
種
詩
意
盎
然
的
袖
珍
手
工
業
，
是
可
愛
的
街
頭
藝
術
，
但
也
是
饒
富
喜
劇

效
果
的
魔
術
。 

其
實
，
做
棉
花
糖
的
機
器
，
出
人
意
料
地
簡
單
。
一
塊
長
形
呈
帶
狀
的
鋁
薄
片
，
圍
繞
成
古

羅
馬
劇
場
的
形
狀
，
再
加
上
透
明
的
防
風
玻
璃
板
，
和
必
要
的
零
件
，
一
座
被
安
置
在
脚
踏
車
後

座
的
小
型
流
動
工
廠
，
就
算
是
配
備
齊
全
了
。 

也
許
，
沒
有
一
個
孩
子
不
愛
雲
，
沒
有
一
顆
童
心
，
是
不
對
雲
影
充
滿
好
奇
與
幻
想
的
吧
？

因
此
，
清
寂
的
午
後
，
或
晴
朗
的
早
晨
，
當
賣
棉
花
糖
的
老
人
，
閒
閒
地
騎
著
脚
踏
車
進
入
巷
口
，

手
裏
的
響
鈴
一
搖
，
沙
啞
的
嗓
音
一
揚
： 

「
賣
，
棉
花
糖
喲︱

︱

」 

成
群
的
孩
子
，
便
著
了
魔
似
地
，
紛
紛
推
開
自
家
紗
門
衝
出
，
緊
跟
在
老
人
身
後
，
喜
孜
孜

地
簇
擁
著
他
，
像
簇
擁
一
位
君
王
，
直
把
他
送
到
巷
底
那
涼
涼
翠
翠
的
鳳
凰
樹
下
為
止
。 

那
只
屬
於
市
井
閭
巷
的
生
活
畫
面
，
簡
直
就
是
童
話
裏
「
斑
衣
吹
笛
人
」
故
事
的
翻
版
，
在

初
夏
的
微
風
中
，
充
滿
了
天
真
的
諧
趣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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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、
沉
默
的
動
物
園 

 
小
飛
機
穿
透
雲
層
之
後
，
機
身
忽
然
向
左
傾
斜
！ 

「
看
！
」
前
座
的
駕
駛
阿
皮
諾
一
聲
高
喊
，
扶
正
機
翼
，
我
的
胃
裡
禁
不
住
一
陣
翻
騰
。
眼

下
的
山
壁
赫
然
出
現
了
一
個
像
三
歲
娃
娃
神
來
之
筆
的
人
形
畫
：
圓
圓
的
臉
，
一
對
圓
圓
的
大

眼
，
長
長
的
身
體
和
一
雙
長
腳
。 

到
祕
魯
旅
行
的
人
，
絕
不
會
錯
過
納
斯
卡
的
地
上
畫
。 

我
們
從
祕
魯
首
都
利
馬
，
搭
乘
八
小
時
的
雙
層
遊
覽
巴
士
，
到
達
納
斯
卡—

—

這
個
有
著
兩

萬
五
千
人
口
的
小
城
鎮
。 

利
馬
到
那
斯
卡
，
距
離
將
近
五
百
公
里
。
一
邊
是
白
浪
濤
濤
的
太
平
洋
海
岸
地
區
，
一
邊
是

蜿
蜒
綿
長
的
沙
漠
地
帶
。
近
午
時
分
的
太
陽
熱
得
特
別
起
勁
兒
，
沿
途
海
灘
上
不
時
出
現
一
波
一

波
的
彩
色
洋
傘
，
男
男
女
女
的
戲
水
人
全
努
著
嘴
說
：「
熱
熱
熱
！
真
熱
呀
！
」 

納
斯
卡
古
代
的
印
加
人
，
可
沒
有
被
嚴
酷
的
乾
旱
和
燥
熱
擊
倒
。 

考
古
博
物
館
裡
，
農
耕
時
代
遺
留
下
來
的
精
美
織
布
、
陶
器
、
樂
器
和
飾
物
，
為
後
人
做
了

見
證
。 從

博
物
館
展
示
大
量
陶
器
上
所
畫
的
圖
案
中
，
研
究
者
知
道
，
這
是
一
個
農
耕
的
民
族
，
為

了
發
展
農
業
，
他
們
精
研
天
候
，
在
天
文
學
上
有
了
令
世
人
驚
嘆
的
成
就
。 

納
斯
卡
城
北
平
原
上
出
現
的
巨
大
圖
形
，
於
是
成
為
南
美
洲
最
具
吸
引
力
的
歷
史
謎
題
！ 

經
驗
可
以
超
越
想
像
，
雖
然
我
們
可
以
反
過
來
說
，
想
像
同
樣
可
以
超
越
實
際
的
經
驗
，
納

斯
卡
神
奇
的
地
上
畫
卻
將
兩
者
合
而
為
一
了
。 

它
讓
我
們
千
真
萬
確
，
用
肉
眼
看
見
了
一
個
似
乎
不
可
能
存
在
現
實
中
的
實
體
：
在
一
大
片

完
全
乾
燥
的
沙
漠
表
面
上
，
出
現
了
一
系
列
清
楚
而
美
麗
完
整
的
動
物
幾
何
圖
形
、
鳥
類
素
描
和

花
卉
圖
案
。 

狗
、
猴
子
、
兀
鷹
、
蜘
蛛
、
蜂
鳥
、
人
形
手
、
樹
，
牠
們
被
安
頓
在
一
個
地
上
動
物
園
裡
，

牠
們
的
體
型
很
驚
人
，
鳥
的
翅
膀
有
一
百
二
十
公
尺
長
，
蜘
蛛
身
高
四
十
六
公
尺
，
大
大
小
小
的

排
列
，
長
達
五
十
公
里
。
最
早
，
人
們
還
以
為
這
是
印
加
帝
國
的
一
部
分
灌
溉
系
統
。 

沉
默
的
動
物
園
就
這
麼
安
靜
的
存
在
了
兩
千
年
！ 

直
到
一
九
三
九
年
，
科
學
家
保
羅
‧
科
索
克
在
駕
駛
小
飛
機
穿
越
這
一
片
寂
無
人
跡
的
平
原

時
，
往
地
面
一
望
，
竟
發
現
了
這
一
系
列
充
滿
神
祕
感
的
動
物
圖
案
。 

當
我
們
在
早
晨
頂
著
烈
陽
，
到
小
機
場
乘
坐
飛
機
準
備
見
識
這
世
界
聞
名
的
文
化
遺
址
時
，

心
情
都
特
別
興
奮
。 


